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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西南的群山之

间，一支名为好川的史前

文化脉络正以惊人的方式

书写着区域文明的认知图

景。

自 1997 年考古工作者

在遂昌好川首次叩开这扇

文明之门，二十余年来的

考古发现不断刷新了学界

对这一区域文明的既有理

解。当一脉相承的曹湾山

遗址陶片诉说着奔流不息

的瓯江往事，当浙西南地

理中心云和盆地显圣湾遗

址贵族墓地破土而出，当

闽江上源小熊山遗址“居

葬合一”中心聚落遗迹重

见天日，一个被云雾遮蔽

四千多年的山地文明正逐

渐显露出清晰的轮廓。这

场文明的考古发现，不仅

填补了区域文化的空白，

更在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

交汇的十字路口，勾勒出

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

何以好川
——文明曙光映照的江南秘境

吴志标

遂昌好川遗址出土的玉器

遂昌好川遗址

云和显圣湾遗址出土的陶鬶

文明破晓：好川墓地的发现与发掘

1997年 3月，遂昌县三仁畲族乡好川村，一
台推土机正在施工作业，打算把岭头岗上一片茶
园整成农田，推土机司机说发现一些疑似陶片的
东西。得悉后，浙江省考古所王海明、刘斌坐了
一夜的班车赶到遂昌，发现岗顶上有一大片史前
文化遗迹。随后，省考古队进场进行发掘。当考
古队一一揭开地层，呈现在探方中的是排列有序
的 80座墓葬，出土 1028件（组）随葬器物。

好川墓地，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一下子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原来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小
县，几千年前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

墓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大部分墓葬向着
最早迎接阳光的东南方，朝迎日出，晚送日落，构
成了神圣的仪式空间。不同等级墓葬的随葬品
悬殊，从随葬品数量及墓地延续时间等方面信息
显示，好川墓地是中上层贵族为主的大型墓地。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也有不少的玉器、石器和少
量漆器。考古发掘未找到居落遗址，从相邻区域
的考古资料看，沿溪的山间丘陵谷地是好川先民
的主要活动范围。

好川墓地的发现，是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
新突破，为当地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提供了新材
料，同时也为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诸如良渚文化的
去向、马桥文化的渊源、相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等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文明坐标：好川文化的考古学建构

人们熟悉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
但对好川文化可能有些陌生。

考古专家王明达说：“命名一种考古学文化
一般有三要素：有一定的空间（地域）范围，有一
定的时间（年代）跨度，有一定的文化特征的遗迹
遗物。”无疑，好川墓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依据
夏鼐先生倡导的“文化的命名，通行的办法是以
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小地名为名”的考古学文
化命名原则，2001 年出版的《好川墓地》发掘报
告里，发掘者详细整理了考古资料，正式提出“好
川文化”的命名，将其认定为一支分布浙西南仙
霞岭山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并认为
其相对年代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到肩头弄
一期。

器物，帮助我们理解好川文化与周边其他考
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好川墓地出土的陶器与
良渚文化晚期十分近似，遗址中还出现了一类非
常特殊的遗迹现象，出土红色漆痕表面大部分镶
嵌或黏附着指甲般大小玉片。这个嵌玉+漆器的
组合，在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中均有发现。特别
是三重台阶状（祭坛形）玉器造型与良渚文化玉
璧上发现的祭坛状刻符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是
一模一样，其琢玉技术也不亚于良渚。众多器物
特征的关系传承，正是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密切
相关的重要实物证据，交织着族群迁徙带来的文
化碰撞。良渚文化、好川文化与周边多种文化的
相互交流、融合、吸收，抑或是东南史前文化发展
的一个典型特征。

有考古学者写了一段悬疑性的解读：“4000
多年前，良渚王国神秘消失，几乎同时，浙南山区
的崇山峻岭中，一个叫好川的地方，赫然出现一支
良渚人的脉络，它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在好川遗址发现时，与墓地相应的聚落遗址
的考古资料几乎空白，而单一墓地资料对完整反
映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年代
而言，由于遗址没有叠压或打破早期的任何文化
堆积，无法从层位学上获取年代上限的有关信
息，加上好川墓地有机质文物和人骨保存极差，
考古学者只能通过相关文化类型学比较研究和
借助陶片热释光测年判断年代，将好川墓地的绝
对年代初步确定为距今 4300年—3700年。

好川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成，带有这个时期东
南地区史前文化的亲缘关系及其互动交流特点，
这些文化族群包括：浙北良渚文化、福建昙石山
文化、江西樊城堆文化和近邻的江山肩头弄文化
等。在这里，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有诸多共性也有独特的个性。

在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等相邻考古学文化
的时空对话中，我们看到了文明互鉴的生动案
例。好川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载
入浙江史前文化史册。

文明基因：好川文化的内涵重塑

如果说 1997年好川墓地的发现惊醒了沉睡
四千年前的古老文明，那么，其后的考古成果则
层层拨开了这个文明的神秘面纱。

在好川墓地发现之后，2002年，温州曹湾山
遗址进行了发掘，并被确认是好川文化的聚落遗
址。这个处在瓯江下游的古遗址，证明好川文化
东向发展的地理密码，这种文化元素的交融，还
表现出瓯江作为文化走廊的重要作用，将好川先
民的活动范围推至东海之滨。

2017 年发现的缙云陇东遗址，遗址主体也
是好川文化堆积。陇东遗址虽处在瓯江流域好

溪支流，但从大的地理文化背景上看，则位于金
衢盆地——上山文化核心分布区的边缘。

2022年发现的云和显圣湾遗址，在云和盆地
的正中部，是好川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发现有
三座面积超22平方米的大型墓葬，是新石器时代
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单个墓葬之一，甚是罕见。
墓地中出土的玉钺、玉刀、玉锛、玉饰品组合及神
人纹锥形器、日鸟纹套管等器物，丰富了好川文化
的玉礼器组合，彰显了贵族墓地的性质。显圣湾
遗址年代序列清楚，发现了前好川阶段、好川阶段
以及与肩头弄文化过渡阶段的遗迹，为探讨好川
文化的分期并追溯其源流提供了证据材料。

2023 年发掘的莲都碧湖岚山头遗址，面积
达 10万平方米，周边分布着 11处同时期遗址，组
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组，岚山头是该聚落组
的中心聚落。考古发掘出土铜器、玉石器、陶器
等小件 250余件，揭露出前好川、好川、夏商和西
周四个阶段的遗存，完善了瓯江流域先秦时期考
古学文化序列。

小熊山遗址 2023年发现于闽江支流庆元松
源溪河谷的一处小山岗，共发掘好川时期墓葬
30座、房址 21处、灰坑 90个、堆积 14处，出土随
葬品 558件，是首次完整揭示好川文化的聚落遗
址，形成墓地位于岗顶，居址处于坡上的“居葬合
一”聚落布局。同时，墓葬的等级分化及随葬品
差异表明好川文化晚期已出现明显的阶层分
化。小熊山遗址是目前已知最南端的好川文化
中心聚落，它如同文明的火种，点亮了文化传播
的南向轨迹。

2023 年起，以浙江省考古所陈明辉为首的
考古团队还对丽水全域进行了“拉网式”考古调
查勘探，发现先秦遗址点 500 余处，其中有不少
为好川文化时期遗存，而松古盆地周边是一个相
对密集的分布区。

从这些新的考古材料获知，好川文化分布区
从最初定义的仙霞岭山地，辐射到整个瓯江流
域，也从瓯江流域跨越到闽江流域，扩展了好川
文化的地理边界，并与浙闽赣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建立起文化序列的关系连接，暗示着东南地区史
前文明跨山河交流的远距离传播。

通过对小熊山遗址、显圣湾遗址同类型出土
遗物的测年和类型比较，年代早于好川时期 500
余年，距今4800年。这一重大发现，建立起“前好
川”的文化时空维度及与良渚文化的历史交臂，重
新定义了好川文化的历史源流。遗址和遗物类型
更加复杂多样，文化面貌更加丰富清晰，好川文化
的考古学地位进一步提升，内涵进一步重构。

还应关注的是，缙云陇东遗址考古发现了石
球、石磨、石锤、砍砸器及包含羼合稻壳的夹炭陶
块，显露出万年上山文化线索，第一次改写了瓯
江流域文化史溯源；云和黄山上遗址，发现了八
千年前跨湖桥文化遗存，出土了少量红衣陶，为
寻找上山文化提供了线索。从地层学而言，黄山
上遗址是目前已知瓯江流域最早的古文化遗
址。多个遗址年代跨越久远，从新石器时代早期

到商周时期。在后好川时代，这里人群交流依然
频仍，云和独山西周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现就是
一例典型实证。

考古发现表明，这个地区先秦时期即有着频
繁的人类生活，文化谱系基本完整，让我们隐约
看到了浙西南山地区域文明的存在。当然，在追
寻文明的路上，还有许多空白和未知。如，能否
找到明确的万年遗址？能否找到先秦城址？这
些都等待考古探索发现。

文明对话：山地文明的文化交响

好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给我们展示了百越
先民聚落文化的素地，也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历史
上百越族系形成的过程和苍茫历史深处奥秘的
钥匙。史载“自会稽以至交趾，八千余里，百越杂
处，各有姓种”，这一段记述的意思是说，东南地
区绵延八千里的广阔区域，是夷越先民的部落种
姓杂居的地区。这里山峦交错，河流纵横，大大
小小的部落种群各自聚居在河谷地带，经营着互
不统属又密切联系的部落生活，形成方国林立的
图景，好川文化族群即其典型代表之一。

浙西南丽水，号称“六江之源”“江南秘境”。
这块瓯越古地，是浙闽赣交界地区古人类迁徙交
流的重要节点和走廊，也是历史时期“江海交汇”

“汉越交融”多元文化交织的通道。这里，汇聚括
苍山、洞宫山和仙霞岭山脉丛林之水，形成一条
蜿蜒的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这条被当代人
视为山水诗路和生态廊道的江河，在远古时代就
是古人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从发现的文化遗址来看，其地理环境都处在
河谷之间的低缓山丘上，居址和墓地都离得不是
太远。这些台地和低山，既可御敌，亦防水患，为
族群生存形成了天然护垒，又获得了比高山地带
更多的食物来源和生活便利。这种文化个性的
建立，源于独特的生态位选择，构成聚落和墓地
的神圣空间。这不仅反映了早期人类族群适应
自然的生存智慧和能力，更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
和崇拜。它和浙北平原地区发现的河姆渡、良
渚、马家浜等许多史前遗址很不一样，表明了人
类农业文明向山地扩散的衍生机制，重构了浙江
先秦文化谱系的时空纵深，为理解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山地文明的独
特视角。

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当考古探铲揭开
一个个好川文化遗址的层叠堆积，我们看到的不
仅是一个被重新定义的考古学文化，更是一种文
明范式的存在。这种范式打破了“大江大河孕育
文明”的片面认知，证明浙南一带山区同样可以
成为文明孵化的温床。从好川先民构筑的文明
图景中，我们看到了区域文明对话的早期案例，
正如瓯江水穿越群山奔流入海的景象，波澜壮
阔，亘古不息。

（作者系丽水市博物馆研究馆员、丽水文史
研究馆馆员）

庆元小熊山遗址发掘现场


